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谨将此书献给喜爱我的《黑白道》和《使命》

的朋友们。

在本书中，你们将再次看到李斌良、林荫、

秦志剑、苗雨等人的身影。



我知道，文学作品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，不应去

展示血腥和残忍。但是，文学来自现实生活，作家面

对残忍，不能像鸵鸟那样把头钻到沙堆里，去杜撰莺

歌燕舞。回避，绝不会使残忍自行减少，只能使它更

为嚣张，只有把它暴露在阳光下，唤起人们的警觉，起

来和它斗争，残忍才会恐惧，才会退却，才会减少，才

会消失。所以，一些总是想蒙上人们的眼睛、捂上人

们的耳朵，不让人们直面残忍的好心人，用心可能是

好的，但是，实际上却成了残忍的帮凶。

所以，我绝不这样做。

所以，这部书和我以往的作品一样，不可避免地

存在着残忍、阴谋、黑暗、罪恶和血腥，同样，更不乏与

其进行殊死斗争的正直身影，不乏我和战友们的热血

豪情以及对光明的追求与渴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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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篇：残忍

１

这是一片居民区，一片平房居民区，这是晚冬的一个傍晚。已过了

晚九时，这是居民区内一幢普通的住宅，一个六十多平方米的小屋。这

是一个普通而幸福的家庭，推门进入室内，会一眼看到在这个房间的墙

上，挂着一家三口人的合影照片，妻子和女儿微笑着依偎在丈夫和父亲

的身旁，脸上写满了安全和幸福。此时，不到四十岁的主妇正在后屋叠

着刚刚洗完晾干的衣服，等待着在外忙碌的丈夫和上晚自习的女儿归

来。

这是一幅幸福的图景，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。

可是，这个家庭和它的主妇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的幸福即将结束，

此刻，死神就潜伏在外边，潜伏在住宅的东房山处。

这里地处城郊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院外的街道上已经看不见行人。

因为这个住宅实在太普通了，没有什么安全防护设施，甚至连大门都没

有锁，所以，死神轻而易举地进入院子。由于屋子又挂着窗帘，亮着电

灯，既隐蔽了死神的身影，又使他能大略看清眼前的环境。他就这样潜

伏到房山处观察了好一会儿，确认屋子里只有一个女人之后，才悄然来

到屋门外边。

凶手实在是太顺利了，当他推门的时候，居然发现屋门也没有上

锁，一推就开了，于是，他顺利地进入室内，直接扑向后屋的屋门，扑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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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就盯准的目标。

中年女人一点也没察觉死神已经来到，她听到了身后的动静，可

是，却连头都没回，只说了句：“吃没有，饭在锅里热着！”等她觉得不妙，

刚要回头的时候，死神已经扑到她的头上，不，扑到脖颈上。一根特制

的细而坚韧的绳索套在她的脖子上，她想挣扎已经来不及了。于是，她

连凶手是谁都没看清，魂魄就离开了躯体。

他虽然知道她已经死了，可是，双手仍然紧紧地勒了一会儿，才缓

缓放开。于是，她温热的身体就贴着他的身子，缓缓地躺到了地上。他

没有再看她一眼，因为他知道那会很难看。他走到房门口，向外倾听

着，等待着，很快，外边响起轻捷的脚步声。他急忙又退回后屋，隐在门

后，再次把那个死亡的绳索拿了出来。

很快，有人走进了屋子，向后屋走来，一个女孩子的叫声传进来：

“妈，我回来了⋯⋯”

门开了，女孩儿走进来，叫声也戛然而止。

“妈⋯⋯”

这是她留在这世界上最后的声音，而听到它的，只有死神。

她很快也倒在母亲身旁。

业务顺利完成。

这回，他瞥了一眼她的尸体。他明白，自己吃的就是这碗饭，这是

自己的生存方式，杀人固然不是好事，这种事也不是好人干的，可是，自

己绝不是最坏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很多比自己更坏的人，譬如，雇

佣自己做这种事的人！

这么一想，他就迅速恢复了心理平衡，开始做第二件事：伪造现场。

按照约定，杀人后，他还必须制造成盗窃或者抢劫的现场，给人的感觉

是：盗贼进入室内，本是为了钱财，可是，忽然被女主人发现，他不得不

杀人灭口，后来，女儿又回来了，也同样被他杀掉。他很乐意这样做，因

为，这除了能欺骗警方，干扰他们侦查破案，还可能会有意外收获。

于是，他开始翻动室内的东西，箱柜，抽屉，肆无忌惮。可惜的是，

他没有找到钱，一分钱也没有找到。他有些生气，一边在心里骂这里的

主人穷鬼，一边继续翻找着，希望能翻到些什么，直到他打开后屋卧室

暗 算黑白道 ２

２



一个地桌上锁着的抽屉。

这个地桌很普通，很旧，可是，地桌上有个抽屉却紧紧地锁着。这

里边一定有值钱的东西，或许，就有现金。他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决定打

开它。对付它实在太容易了，他从怀中拿出螺丝刀（这本来是准备开门

锁的），只两下子，抽屉就向他亮开了秘密。

他很失望，因为抽屉中只有一些纸张和本子，根本没有需要的钱。

他觉得很晦气，可是，他马上又想，既然是普通的纸张本子，为什么要这

样小心地锁好呢？他又手忙脚乱地翻起了抽屉里的纸张，很快发现了

几份红头文件，上边印着中共山阳县委员会的红头文件，这使他意识到

自己侵害的可能不是一个平凡的家庭。

莫非，这家的男主人是山阳县委的什么领导⋯⋯

不会。他马上改变了看法，一个县委领导怎么会住这样的房子，家

里怎么会这样贫寒⋯⋯

可是，他还是有点不放心，于是决定不再拖延，又翻动了几下，就匆

匆走出屋子，来到门口，向院子悄悄望去。

院子里，一片平静祥和的景象，没有一个人影。再往院外看，没有

路灯，光线很暗，家家户户的院墙、樟子形成的拐角，胡同，黑影憧憧，没

有一点异常动静。他吁出一口长气，悄然走出屋子。

在跳出院子的时候，他好像听到了一点动静，他把手伸进怀中，摸

着匕首四下寻觅了一下，可是，他什么也没有发现，他认为自己可能听

错了，没有仔细寻找，就匆匆离开了。

在走出他认为的危险地带时，按照预先的约定，他拿出手机，拨了

一个号码，简单地说了一句：“生意成交。”然后就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

去。这时，他看到远方矗立着一幢幢高高的居民楼，心里再次确认，那

个家庭的男主人不可能是什么县委领导，否则，他为什么不住到那里边

呢？明天，那个家庭剩下的人一定会痛悔没能住到那样的房子里。

可是，他不知道，自己完全判断错了。

几分钟后，一个电话打到山阳县委书记郑楠的手机上，当时，他正

在一个酒桌上。

暗 算 黑白道 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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圆

县委书记在酒桌上。绝大多数读者读到这里，眼前都会浮现出一

幕灯红酒绿的场景：一个红光满面的腐败分子端然而坐，眼前是美酒佳

肴，两旁是大款美人等衣冠楚楚的高雅人士。可眼前的事实却完全相

反，这个酒桌设在远离县城一百多里外的荒郊野外，设在一个帐篷里，

桌上摆着简单的几个菜，在座的更没有什么红粉佳人和高雅之士，除了

县委书记郑楠和承建商孙铁刚以及司机小丁，都是一些灰头土脸的民

工。

手机响起时，郑楠正端着酒杯在讲话：“⋯⋯这条公路的建设，对山

阳经济建设的大局具有重要意义，可以说，这是给山阳的腾飞安上了翅

膀。为此，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，真诚地对你们表示感谢，并

向你们道一声辛苦，希望你们再接再厉，使这条希望之路早日通车。我

知道你们很不容易，也没有什么能帮助你们的，只以县委书记的名义保

证，一定及时足额支付你们应得的工资⋯⋯孙董，能做到吧！”

孙铁刚：“书记已经作了保证，我敢做不到吗？”

就在这时，郑楠的手机响了。可是，他仍然坚持着把话说完：“我虽

然不会喝酒，可今晚说什么也要和大家喝上一杯。来，干！”

众人一起举杯：“干！”

酒干之后，郑楠才把手机放到耳边：“您好，请问是哪位？”

手机中一个喑哑的嗓子：“郑书记，你忙什么呢？别忙了，快回家去

看看你的老婆孩子吧！”

郑楠：“你说什么⋯⋯”

对方冷笑一声，把电话放下了。

郑楠拿着手机叫了两声，再无动静，只好把手机放下。

这时，孙铁刚看到，郑楠的脸色忽然大变，他强自镇定地对他说：

“孙董，你们先慢慢喝，我有点事，得马上回县里！”

孙铁刚发现了异常，关切地问：“谁打来的电话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郑楠没有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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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铁刚：“郑书记，到底怎么了，你的脸色⋯⋯郑书记，我送你回去

吧！”

一个小时后，郑楠在孙铁刚和司机小丁的陪同下回到家中。他双

腿发软地踉跄着奔进院子，要不是孙铁刚和小丁搀扶，几次差点摔倒。

当他恐惧地走进屋子，看到妻子和女儿的尸体时，他只叫了一声她们的

名字，就晕了过去。

就在晕过去之前的一瞬间，他意识到，从此刻起，他的生活和生命

的意义完全改变了。

猿

山阳县公安局领导及刑警大队和刑事技术人员接报后，以最快的

速度赶到现场，勘查，走访，开始了紧张的破案工作。可以想见，县委书

记的妻子和女儿被害，当地公安机关承受着何等压力，他们投入全力进

行侦查。然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过去，案件却一

直未能破获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郑楠渐渐恢复过来。最起码表面上是这样，他照样

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，照样起早贪晚深入基层，照样开会讲话，批评训

斥，好像和往常没什么区别。但是，他身边的人还是感觉到，他人瘦了，

话少了，头上出现了白发。同时他们也发现，他的身上多了一种让人敬

畏的、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息。相应地，他的影响力、权威性也就更大了，

他说的每一句话的力度也更大了，县里的各项工作也更加卓有成效地

开展起来。

尽管现场被翻得一塌糊涂，给人以盗窃、抢劫的印象，但是，无论是

警方还是山阳的百姓，都认为这是一起报复杀人案，广大群众更是对凶

手刻骨痛恨，并为他们衷心爱戴的好书记受到的伤害而痛苦不已。

案件长期不破，公安机关压力越来越大，不但县公安局全力以赴，

市公安局也直接介入，省厅也频频过问。可是，三个月过去了，还是没

有任何突破，甚至没查到一点有价值的线索。尽管郑楠专门到公安局

来过一次，给参与破案的人员卸担子，说案子不可能都破，破不了很正

暗 算 黑白道 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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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，不要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起案子上，不要因为这一个案子影响全

县的治安工作。可是，公安机关哪敢怠慢，县委书记的高姿态给了他们

更大的压力，他们投入了更大的力气开展工作。

鉴于大兵团作战的时机已经过去，山阳县公安局的上级白山市公

安局领导经过研究，决定从各市县公安局、分局抽调精兵强将，组成专

案组，专门攻坚。

专案组组成人员由市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林荫负责选

拔。这天傍晚，他伏在办公桌前，在经过慎重思考后，拿起笔，在眼前的

白纸上写下几个人的名字，第一个写下的是：李斌良⋯⋯

暗 算黑白道 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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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受命

１

在林荫写下李斌良名字的同时，李斌良正牵着女儿在街头徜徉。

严冬已经过去，初春悄然来临，路旁的树木已经吐出了绿色的嫩

芽，虽然晚霞已逝，暮色降临，街道上仍然行人不绝。街灯灿灿，暮霭温

柔，远处的喇叭里，一个男歌手正用忧郁的嗓音唱着一首抒情歌曲。李

斌良就在这样的情境中，牵着女儿的小手漫步前行。

三年来，他的很多周末都是这样度过的。离婚时，他净身出户，把

住宅楼及家庭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她们。毕竟和她同床共枕过几年，

毕竟有一个共同的女儿。尽管离婚了，他也希望她们生活得舒适一些。

只是在女儿的归属问题上，他实实在在地苦恼了很久。他爱女儿，他希

望和她生活在一起，可是，他知道自己的职业特点，不可能有充裕的时

间照顾她，也没有精力和王淑芬进行旷日持久的诉讼，所以，只能同意

女儿跟她一起生活，而自己只能在节假日星期天时看上她一眼。如果

来了案子，这一眼也就看不上了。因此，他非常珍视每次看望女儿的机

会。今天下晚班前，他早早赶到学校，把女儿接出来，带她吃了一顿烧

烤，然后，就开始手牵手的街头漫步，暮色中的歌声勾起他心中的苦涩，

温馨伴着惆怅和忧伤弥漫在心头，久久挥之不去。

离婚后，他一直再未组成家庭，至今仍孑然一身。每到晚间，回到

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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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那张单人床上，无论他怎样回避和忘却，那种形影相吊的孤独感

还是强烈地渗透他的身心，他的神经。因此，他也就格外地思念女儿。

对他来说，和女儿共度周末就是最好的节日。所以，每次见到女儿，他

都会久久不愿和她分开。今天晚上也是如此，他知道天不早了，应该送

她回去了，可是，却仍然不愿放开她的小手，他想尽量和她在一起多呆

一些时光，多享受一会儿这样的温馨。

然而，他万没想到，温馨被突然而粗暴地打破了。他居然和女儿共

同目睹了一个血腥的场面。

２

事情是在没有一点征兆的情况下发生的。当时，有三个男子向着

李斌良父女迎面走来，没有任何异常。李斌良只是无意间打量了他们

一眼，走在中间的是个四十出头的矮个儿中年男子，看上去有点面熟，

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，身后还一左一右保镖似的跟着两个二十

多岁的青年男子。左边的是个大块头，体壮如牛，右边的青年块头虽然

小一些，但身材也很矫健。当时，他们也看了他一眼，但，双方都未搭

话，相安无事地交臂走过。

就在这时，事情发生了：李斌良看得清清楚楚，那辆摩托车从街角

拐过来，驶上人行道，迎面向自己驶来。

摩托开得极快，而且是逆向行驶，还驶上了人行道，这不能不引起

他的注意。可是，他只以为是个飙车的小青年，也没有多想，抱起女儿

闪到一旁，还想训斥几句，可是，摩托车风一般就从身边驶了过去，加之

天色暗，驾车人戴着头盔，面目看不清，也不容他开口。他下意识地掉

过头，目光跟随着飙车者，就这样，他看到了那个场面。

摩托车向着三个男子的背影撞去———那三个与他擦肩而过的男

子。

具体地说，是撞向走在中间的矮个儿中年男子，而且，在接近男子

时，摩托手的手中还出现一把闪着寒光的利刃。

三个男子还浑然不觉，依然漫步向前走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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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惊之下，李斌良已经来不及做别的，只脱口叫出一声：“小

心———”

也许是听到了李斌良的叫声，也许是本能地觉察到危险，三人及时

地转过头来，发现撞来的摩托车。左右两个青年飞快闪开，只剩下中年

男子怔在原地，而袭击的利刃已经向他头上砍去。

李斌良心里说了声：完了！

然而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已经闪开的青年男子突然又冲上

来，猛地把矮个汉子往旁边一拉，躲开了摩托和利刃，可是，那把利刃已

经落下，中年男子躲开了，却落到青年男子的肩上。于是，一声惨叫清

晰地传过来。

摩托车迅速向远处驶去。

李斌良下意识地捂上女儿的眼睛，心突突跳个不停，这还了得，太

大胆了，太猖狂了⋯⋯他把女儿放到路旁：“不要乱走，等着爸爸！”然后

拔腿跑过去。

这时，受到袭击的三个男子已经向前追去，跑在最前边的，是那个

中了一刀的青年，他虽然受了伤，速度仍然极快，矫健的背影迅速消失

在远方。

落在最后边的是矮个儿中年男子，他一边追赶一边大骂着：“快，追

上他，抓住他，杀了他！”

可是，这显然是徒劳的，人的脚步再快也无法和摩托车竞赛，它眨

眼就没了影子。李斌良一边向前跑，一边拿出手机拨通员员园，把情况简
单介绍了一下，要其通知有关警员马上出动，同时，指示刑警大队长胡

学正带人尽快赶到现场。

李斌良放下手机，又跑了几步也停下来，因为，他看到追赶的三个

男子已经折返回来，受伤的青年走在中间，矮个儿汉子和另一个保镖搀

扶着他。李斌良急忙迎上前，伸手阻拦：“请等一等，怎么回事，我

是⋯⋯”

他的“警察”二字还没说出口，中年汉子已经不耐烦地伸出手臂猛

地一推：“滚开，别碍事！”由于他用的劲儿很大，李斌良没有防备，不由

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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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斌良有些恼火，稳住身子，一把揪住矮个儿男子：“你们站住，怎

么回事，我是警察！”

三个男子这才停住脚步，互相瞅了一眼，盯着李斌良。矮个儿中年

男子愣了片刻，突然像抓住凶手似的一把抓住他：“什么，你是警察，那

好，这事你都看到了吧，就交给你了，有人要杀我，你赶快去追他，把他

抓住！你听见没有，还等什么，快点呀⋯⋯”

一种强烈的反感在心中生出：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是受害人不假，也

不能用这种口气对待警察呀！然而，他此时无暇计较这些，只是耐心地

说：“我已经通知了员员园，可是，你们得协助我们工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
事？”

中年男子：“你不是看见了吗？我们就这么走着，不知从哪儿来了

辆摩托，要杀我。事情发生在你们江泉，你是警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

我们怎么会知道？”

话仍然难听，可一下把李斌良问住了。他迟疑了一下：“这⋯⋯不

管怎么回事，你们得协助我们调查呀，走，赶快跟我去公安局！”

矮个儿男子：“不行，你没看见吗，我们有人受伤了，得去医院！”

体壮如牛的大块头也大声地：“对，我们得去医院看伤！”

这个要求合理。李斌良看了一眼受伤的青年，他正痛苦地手捂肩

头看着自己。他想了想：“去医院可以，但是，去一个人陪着就可以了，

留下一个人跟我去公安局！”

矮个儿男子还想坚持己见，受伤的青年说话了：“赵董，我自己能

行，你和大刚哥跟警察去吧！”

矮个儿男子想了想：“不，让大刚陪你去，我一个人去公安局！”

３

李斌良带着矮个儿男子回到案发处，发现女儿还站在路旁等待，而

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沈兵已经带着几个弟兄赶到，正向聚集在附近的群

众进行询问。他一扭脸看到李斌良，急忙迎上来：“李局，怎么回事

啊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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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斌良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，沈兵听完又转向矮个儿男子问怎么

回事。矮个儿男子依然愤愤地：“你们咋都问我呀，我刚到江泉，咋能知

道怎么回事？我还想问你们呢！”

沈兵不高兴地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

矮个儿男子：“你说什么态度，我是受害人，我的弟兄受伤了，你们

不去抓坏人，老盯着我干什么？”

沈兵还想争论，李斌良将他止住，要求他马上采取相应措施，在调

查走访的同时，配合交警、巡警设卡堵截，排查车辆，然后，要开沈兵的

车带矮个儿男子回局。可是，矮个儿男子却说：“别了，开我的车去吧！”

李斌良：“你的车在哪儿？”

矮个儿男子：“帝王大饭店！”

李斌良抱着女儿，跟着矮个儿男子赶到帝王大饭店门外，一眼认出

了他的车。

因为，它实在太醒目了。

它是一台加长林肯。有几人正围着它看稀罕。

矮个儿男子器宇轩昂地向林肯轿车走去。

这时，李斌良才意识到其人身份不凡，并马上猜到了此人是谁。

李斌良：“对不起，我还没来得及问您的身份，请问您贵姓，从哪里

来？”

男子：“免贵姓赵，从白山来。”

果然是他。

李斌良借着饭店门外的灯光打量了他一下，四十左右年纪，车轴汉

子，其貌不扬，一双难以琢磨的眼睛也在打量着自己。真看不出，他就

是那个白山地区家喻户晓的人物，怪不得看他面熟，怪不得他说话是这

种态度，原来⋯⋯

李斌良：“您是⋯⋯赵董⋯⋯”

男子：“赵汉雄。”

猜想被证实了，李斌良的心猛然沉重起来。想不到，这样一个人居

然在本县出了这种事，而且被自己碰上了。如果案子一时半会儿破不

暗 算 黑白道 ２

１１



了，作为目击者和刑侦副局长的自己，压力恐怕就大了。

李斌良抱着女儿随赵汉雄进入车内。赵汉雄坐到驾驶员座位上，

李斌良和女儿坐到副驾位置上。女儿上车后顿时睁大了眼睛，回头向

后边的车厢看个不停。李斌良知道，林肯车内的设施肯定非同一般，可

是，他不想在这个人面前显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受到他的轻视，就故

意克制着自己，不往后看。

赵汉雄没有马上开车，而是拿起车内的电话：“您好，是刘书记

吗⋯⋯我是赵汉雄⋯⋯别提了，我出大事了，就在刚才，在你的宝地上，

差点把命丢了，要不是一个弟兄替我挨了一刀，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

了⋯⋯警察，他们能不能抓住凶手不知道，不过，非要先审查我不

可⋯⋯他⋯⋯你等等，我问问⋯⋯”掉过脸瞥一眼李斌良，“你贵

姓⋯⋯”

一股怒火涌上李斌良的胸膛。听口气，他是给县委书记刘新峰打

的电话。过分点了吧，你就是再有神通也不能这么干哪？你告状可以，

可不能说瞎话呀？火气上来，说话也就不客气了：“我叫李斌良，是分管

刑侦的副局长。听清楚了吧！”

赵汉雄哼声鼻子，冲着话筒：“刘书记，他说他是副局长，叫李斌

良⋯⋯好，好！”

赵汉雄放下电话，转过头来，表情和语气忽然变了：“李斌良，刑侦

副局长⋯⋯啊，我知道是谁了，大名鼎鼎啊，当年，铁昆杀人的案子不就

是你破的吗？你还救了刘新峰一命⋯⋯对不起，我可不是告你，主要是

被刚才的事气的，跟刘书记反映一下。”把手伸过来，“李老弟，也算是缘

分，不打不相识吧！”

看着对方伸过来的手，李斌良不得不把自己的手伸过去。

当了几年刑警，李斌良已经见惯了形形色色不正常的事。赵汉雄

其人他也早有耳闻，据说是个黑白两道的人物，早年靠经营洗头房、泡

脚屋起家的，后来又办起娱乐城、洗浴中心之类的场所，近几年又开始

转移到建筑、房地产等事业上，生意越做越大，居然成了汉雄集团的董

事长兼总经理，成了白山市有突出贡献的著名企业家，市县两级人大代

表，政协常委。如今，在白山市所属各县市区，恐怕没多少人不知道他

暗 算黑白道 ２

１２



的名字，尤其在党政干部中，其名声更是如雷贯耳，有的人甚至以结交

上此人为荣。据说，很多官迷们为了提拔，都要走他的路子，即使一些

县市区领导干部，对他也要恭而敬之，公安政法机关也要对其礼让三

分。其实，大家在谈论起这些事时，都觉得不正常，可谁也没办法，慢慢

也都接受了这种现实。对此，李斌良当然也没有办法，他早已明白，靠

一腔正义感和愤世嫉俗在这个社会上什么用也没有，正义和邪恶斗争，

很多时候胜利的是邪恶，即使最后正义胜利了，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

为此，他不得不改变自己，以适应社会。他知道，人不能超越现实，只能

立足于现实，才能生存，才能斗争，并改变现实。所以，尽管满心的不情

愿，他还是做出亲热的样子和他握手，嘴里说着：“没关系，只要赵董能

理解我们警察，就比什么都强。您放心，您被袭击的事，我们一定全力

查清，不过，也得请您多配合！”

赵汉雄：“那是。不过，李局长，我信不着别人，就信着你了，你一定

要亲自破案，真要能把凶手抓住，案子破了，我奖励你！”

李斌良淡淡地：“谢谢。不过，破案是我的职责，不需要您奖

励⋯⋯请开车吧！”

关系得到缓和。在去公安局的路上，李斌良问赵汉雄，跟谁结过

仇，谁可能这样做，赵汉雄开始一无所知，可忽然间想起一件事：“对了，

前些时候，我在关河也差点遭到暗算，要不是小冯子，就出大事了⋯⋯

可是，关河离这里两千里开外，难道和这事能有什么联系吗？”

李斌良注意起来：“关河⋯⋯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赵汉雄讲述了在关河的历险经过：他去那里谈一笔大生意，那天晚

上，他也像现在这样，在大街上闲逛，却突然遭到几个不明身份的歹徒

攻击，而他身边只有大刚子一个保镖，眼看招架不住，小冯子突然冲上

来，把几个歹徒打跑⋯⋯

小冯子⋯⋯

李斌良听完后，问小冯子是谁。赵汉雄说：“就是刚才替我挨了一

刀的那个，对了，他叫冯健男，这是第二次救我了！”

冯健男。

李斌良记住了这个名字，然后又问这个人的情况。赵汉雄说：“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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